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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妍 ）九州
歌盛世， 翰墨写华章。 9 月 28
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
我市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展暨
青年书法奖颁奖仪式在市群艺
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
文联主办，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
承办，市群艺馆、安康艺唐盛世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

本次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
经过近 2 个月时间征稿， 共收
到来稿 150 余件， 市青年书法
家协会主席团根据评审细则对
所有作品进行了初评、 复评和
终评，从 10 件获奖提名作品中
最终评选出 5 件获奖作品。 市
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程楼贤介绍， 本次展览是协
会会员创作水平的一次集中展
示，共展出作品 113 件。为保证
评审的公平公正，该协会主席、
副主席、 为评审工作进行服务
的副秘书长的作品均不纳入评
审范围。

市青年书协主席吴纯宝介
绍， 市青年书法篆刻展已连续
成功举办两届， 通过展览推出
了一批优秀书法作品， 团结培
养了一批极具发展潜力和提升
空间的青年书法人才， 建设了
一支在未来能代表安康书法水
平和实力的书法队伍， 已引起
全市书法界广泛关注， 并得到
社会各界好评。 市青年书协将
始终坚持继承传统、坚持学术、
凝聚骨干、建设品牌的理念，将
每年一届的青年书法作品展作
为品牌性展览来打造。

散文易写难工。 自己写的散文数量不
算多，质量也一般，谈论关于散文的认识
和心得，心里是有些惶恐的。

自小生活在偏僻的乡村，能让人兴奋
的，除了方便面、辣条、棒棒冰等零食外，
就是为数不多的课外书。 别的小朋友一般
喜欢连环画和小说，而我对散文作品情有
独钟，惊叹文字的美妙，敬佩作者的才思，
单调的生活中多了不少亮色。 高中在县城
上学，刚入学不久，在书店一个不起眼的
角落里， 看到一本素雅装帧的 《散文选
刊》，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当时的价格是
3 元一本，基本上期期不落地购买。 上大学
以后，实现了“读书自由”，学校图书馆有
丰富的馆藏， 散文作品更是成排成架，自
己也购买了不少散文书籍。 大学期间，散
文作品要占我整个阅读量的三分之二。

工作之后 ，不管再忙再累 ，挤出零星
的时间来阅读散文成了不变的习惯，哪怕
看上十几分钟， 都是难得的放松与惬意。
经历的事情多了，就尤为喜欢一些生活化
的文字， 近期就特别喜欢看汪曾祺的散
文。 他在《人间草木》中的《冬天》一文写
道：“早起一睁眼， 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
了雪！ 雪天，到后园去折蜡梅花、天竺果。
明黄色的蜡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
盎然。 蜡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
在瓶胆里，可经半个月。 ”寥寥几笔，淡淡
数言，色彩、动感、情愫全部蕴含其中，充
溢着生活的气息。

我的散文写作是从高中时代开始的。
当时除了要求的作文写作任务外，我自己
还专门弄了一个本子来写散文。 当时的语
文老师李泽良先生很是鼓励我，经常进行
指导点评，还把他认为写得不错的在班上
进行朗读，让我信心大增。 更为幸运的是，
在陕西师范大学求学期间，进入《陕西师
大报》 编辑部当学生编辑和学生记者，因
“近水楼台”， 在副刊发表了不少散文作
品。 当时负责副刊编辑的吴国彬老师经常
把我叫到跟前， 一字一句帮我修改散文，
并劝诫我不要着急， 写作关键要沉淀、有
耐心。 时隔十多年，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
在目。 文学院的李继峰、刘生良、梁颖、康
洁等老师也一直勉励我，给了不少指导。

对我散文写作影响最大的要数大学
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张宗涛。 他尽管言语
不多，但为人热心肠，更写得一手好散文。
大学毕业后一直有联系，知道我也写散文
后，就经常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并把我
的作品推荐给报社进行发表，真是用心良
苦。 他的散文集《一枝青莲》出版后，第一
时间就赠送了我一本， 并在扉页上题词：
“散文是心灵的童话 ，以真心，说真话，写
真情，求真意。 灵动也好，沧桑也好，平实
也罢，华美也罢，贵在情真、气真、意真。 ”

绘历史风云 、叙伟人伟业 、状江河湖

海，是当今不少人散文写作的热衷，于热闹
宏大中，容易出“彩头”。 但宗涛老师不回
避沉重、不迷醉轻松，他自幼饱经生活的悲
怆、琐碎和复杂，让他对世事和人性的审视
更广泛、更深邃、更细致。 列夫·托尔斯泰
说过：“你写了村庄，你就写了整个世界。 ”
宗涛老师将情感和笔墨大部分都倾注在了
故乡和往事上。 “我喉咙里像长了几只手，
一把一把往里灌，头一碗没有尝到味就全
下肚了，舌头都被烫木了。 第二碗我才尝
到豆腐的筋道，肉丁的酥香，红油辣椒热
情似火的刺激，吸饱了汤汁的白馍块的软
糯……可是我却一下子停住了筷子！ 我看
到了两个妹妹黑扑扑的眼睛和焦黄焦黄的
头发。 我还看到了父亲母亲苦焦的脸。 眼
泪没忍住就下来了。 ”“娘在做这些（和面
揉面等）时，起初是一种享受，满怀愉悦地
投入， 一如巧手的雕匠遇到了珍惜的材
料，格外专注而小心。 回眼一望，大小六只
眼睛水汪汪地瞅着她，个个眼里的那份馋
劲，那份热切，似乎搅乱了娘的兴致。 娘嘴
里说：‘我娃可怜！ ’眼里，就有了白花花的
东西。 再转脸筹备，就哼起了无词的小调，
曲儿悠悠，调儿忧伤，娘就在这样的哼唱
里，东拼西凑备好汤料。 ”从宗涛老师的文
字中，我们看到了为生计奔忙的父母、顽强
善良的二娘、敦厚温润的大嫂、命运多舛的
大姐长姐、不幸早夭的彩铃姐姐、慈爱担当
的七哥……家乡人事物渐行渐远，宗涛老
师没有一味伤感惆怅，更多的是深思、是叩
问，以独特的苦难意识、平民立场、进取精
神，在生命质感、乡土情结的言说中，重新
构筑价值关怀，缓解精神焦虑 ，救赎生命
苍白。

“我说：‘娘，我都五十三了 ！ ’娘说 ：
‘你就八十了，还是娘的娃！ ’”“娘是兄弟
姊妹十好几个里唯一的‘睁眼瞎’！ 娘说：
‘我一个瞎子，换十来个眼亮的，值了！ ’”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宗涛
老师的散文语言也是我一直学习的。 我在
写散文《王银的稻田》一文时，就尽量进行
高度的还原，去掉雕琢和藻饰：“2018 年年
初的一天,王银的‘牛脾气’上来了 ,给媳妇
‘甩脸子’,就因为一碗米饭的事儿。 他吃着
媳妇做的米饭,觉得一点儿都不香 ,嗔怪媳
妇说:‘你现在厨艺简直不行了,连个米饭都
煮不好了! ’王银媳妇一肚子委屈:‘不是我
煮得不好,是现在买的米不好吃了。 ’王银
还是不信, 过了两天还专门找到柴火灶自
己动手煮了一大锅米饭, 果真没法吃出以
前的香味儿来。 ”

最后还有一点儿感受，就是散文的灵
感是十分难得的。 如果有了灵感，不及时
写下来，就容易流失掉，即便是列了提纲
或要点，后面有时间才写，再也找不到原来
的感觉了。 正所谓：灵感不易有，且写且珍
惜。

读了杜光辉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
《观天象的人》（《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
2022 年第 8 期），不由得就想起了他的
另一部中篇小说 《入伍》（《人民文学》
2021 年第 8 期），两部作品似乎在品质
上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甚至可以把
它们当作姊妹篇来读。 当然，这种联系
不一定就是刻意的， 它是作家在创作
过程中一种情感折射， 是早期的生活
积累在作品中的真实反映。 从中可以
看出杜光辉的生活阅历、 生活认知的
丰富性和深刻性， 以及在素材提炼上
的精准把握。

老实说，读了杜光辉的这部中篇，
我的感触颇多 ： 光辉先生 1954 年生
人，算起来已是年近古稀，但他对文学
的坚守是发乎于心的，他不浮躁、不功
利、不骄矜，低调而又谦逊，他盘曲在
那里，犹如一棵古树，苍劲中透出生命
的韧性。 近几年，先生依然保持着一种
稳健、 勤勉的创作态势， 于精耕细作
中，文学洞见愈发深刻，每有佳构必告
知并分享。 去年刊发在《人民文学》杂
志上的中篇小说《入伍 》，发表后反响
很好，同年选入《2021 年中国中篇小说
精选 》一书 ，而就在今年 《北京文学 》
（精彩阅读）第八期，他的另一部中篇
小说《观天象的人》发表，他自己还作
为封面作家被重点推介。 我前面提到
他的这两部中篇有着一种内在联系的
问题，不是牵强，虽然就题材看，前者
是军事题材，后者是农村题材，但内在
质地上它们都是从乡土中蕴发出来
的，在对生命价值的阐释上是等同的，
在人性美的塑造上都具有同样的震撼
性。 两部中篇发生的时间大都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初期，而人物的出生地也同
在渭北高原的杜家堡子， 时间地点的
真实性，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但至少可
以肯定这些素材的来源不是臆造 ，它
应该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纯出来的 ，是
生活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一个过
程， 显示了作家驾驭题材的娴熟艺术
功底。

中篇小说《观天象的人》写了一个
“奇人”，他通过观天象，能预测自然变
化。 读完作品我曾想：这个题材倘若换
一个人来写，他可能会在这个“奇 ”字
上做文章、下功夫，让情节生出许多波
折：“奇人”就会有“奇事”发生，这是一
种惯性思维， 很多人都很难脱离这个
窠臼。 但杜光辉却在这篇小说中注重
叙事的节奏、力度，且有意淡化“奇人”
“奇事 ”的特性 ，将人物 、事件植入素
朴、平凡的乡村生活，故事的发展本色
自然。 小说中，浓郁、厚实、纯真的爱，
是作家表达和书写的主旨， 它像水洇
湿在土地上，慢慢浸淫、延展、扩大，它
把人性洗亮， 生命在一种自然的演绎
中透出纯美，于是，我们感受到了这种
爱的分量，它所表现的重，不是重力的
概念， 而是人心与人性共同营造的真
善美———它走向真诚，也通向博大。

“奇人”不奇，“奇事”不曲，小说的
侧重点放在写人的醇厚品性上、 写道
德良心的存在、 写严酷的现实中人类
不可或缺的大爱释放出的温度 。 “不
奇”“不曲”，是创作基调的定位，前者

是说人，后者是说事，本来“奇人”便会
引出许多“奇事”来 ，如若那样小说的
传奇性就会增强而现实性就会大打折
扣。 作家把“奇人”“奇事”放在了一个
没有任何渲染的、 现实性极强的环境
里，那种“奇”的味道，便被生活化和人
情化了， 它融进了一种正常不过的命
运节奏中。 于是，小说中这个叫杜保奇
的农村娃便接了地气， 或者说现实的
牵绊， 使他人性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凸显出来。 他有知识、有思想，头脑活
络。 他观天象，不是有什么异禀，而是
喜好，勤于钻研的结果。 但生活于他并
不顺，由于成分高，二十八岁还未娶上
媳妇。 小说中具体写了他三次预测天
气的过程，第一次是“三抢”（抢收 、抢
种、抢交公粮）时节 ，他通过对天象的
仔细观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前几
天都把天象看了， 刚才临到场面来之
前，又对着书琢磨了 ，明天寅时 ，具体
就是下午三点十分左右， 咱这方圆二
十里内，有场暴雨，下一个时辰才能停
下。 ”有道是天佑吉人，第二天三点十
分果然暴雨骤降：“人们都把眼窝瞄向
南天，一块黑云朝着这边涌来，越来越
多，抽锅子旱烟功夫，整个天空都被黑
云罩严了。 随之， 弹球大的雨珠坠下
来，密集得像天上的水库漏底了。 庄稼
人盼了三年多的雨终于降下来了……
整个碾麦场、整个渭北高原，喧闹着庄
稼人的吼喊：‘下雨啦！ ’‘下雨啦！ ’‘下
雨啦！ ’”杜保奇的预测老天给他做了
保。

第二次是杜保奇送公粮途中受伤
（车辕压断大腿），伤愈回村，沿途看到
十多个碾麦场， 都空着， 没有一家摊
场。

保善伯说：“气象站通知， 要下十
天连淫雨，谁敢摊场？ ”

保奇哥说：“我这些日子都在观天
象，没看到贼星入觜，咋会下连淫雨？ ”

“你敢打保票没有雨？ ”
“预报的事情，谁敢打保票。 ”
“也是 ， 公家的气象站都经常报

错。 ”
……
保奇哥说 ： “种一季庄稼多不容

易，把收到场的麦子长芽了，绝对是罪
过。 我把天象看清了，六天之内没雨。
从今天算起，可以连摊六天场。 这阵还
不到半晌午，摊场还来得及。 ”

这次预测的准确性自然毋庸置
疑， 最关键的是它为即将到手的丰收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连续六天没有下
雨， 俺那一片十几个公社一千多个生
产队， 用这六天时间把剩下的麦子碾
完了。 ”

如果说前两次预测， 主观上还带
有一种非自觉性，处在特殊年代，这个
叫杜保奇的年轻人， 他不能不谨小慎
微， 加之成分的原因， 他更是战战兢
兢，但刚刚从困难中走过来的人们，对
粮食的珍爱，对丰收的渴望，作为农民
的杜保奇，自然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
两次预测，他都讲了“真话”。 把“真话”
说出来需要勇气，而对于农民杜保奇，
我以为还有一种滋生在醇厚品性中的
道义，这即是大善、大爱。

第三次预测是非自觉转向自觉的
分水岭，大善、大爱在这里得到升华。时
间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改
革开放的序幕已经拉开，农村的形势正
在趋于好转。 这时的杜保奇两鬓斑白，
已年届不惑。某一天，他风尘仆仆、火急
火燎从渭北高原赶到北京来见“我”，就
为了告知一件“急事”：

“‘我这几个月观天象，预测澳大利
亚墨累河，明年元月十一号中午十一点
零八分，要爆发特大洪水，它的上游在
此之前会连续下六个小时暴雨。 ’

他观天象，把渭北高原的气象预测
准了，还能把南半球的墨累河半年后的
气象预测出来，准确地说出哪月哪天几
点几分，比人家国家的气象台都预测得
准确？ 我又不能不相信他，这种人一旦
入了痴迷，就会把这个行道钻得精透。”

杜保奇成功了， 他的预测准确无
疑。 杜保奇几十年用心血和智慧浇灌
的专著《天象论》，终于也出版了。

杜保奇的预测走出了国界，但就他
本人而言， 在关乎人类命运这件大事
上，他的潜意识里并无国界。 他的前两
次预测，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的思
想、意识还被无形制约着，他那时的“真
话”虽然也讲出来了，但内心负压很重，
显得底气不足。 这最后一次预测，则是
一次思想解放，他的整个身心都去掉了
绑缚和牵绊，因此，他对预测的结果不
再有瞻前顾后的心态， 他信心满满、信
心十足。 而大善、大爱使他的心灵变得
一尘不染，浩渺宽广。

“奇人”不奇，“奇事”不曲，这是小
说的现实基调，但“不奇”“不曲”并不意
味着，人物的立体性不强，故事的张力
不够，杜光辉在整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
恰恰是“不奇”“不曲”后面的东西，即大
善、大爱在人性中的存在，它们在作品
中不再抽象、 单调， 而是变得具体、生
动、丰满。 这种大善、大爱，不只是属于
杜保奇一人， 它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情
怀 ：作品中，无论是讲述人 “我 ”（杜贺
年）、大队长保善伯、驴驴抑或是公社书
记魏长虎，他们都用十二分的友善和爱
心，维护着、保护着杜保奇。杜保奇因工
受伤后，十五个杜家堡的乡亲献血换钱
为他做手术，为了凑够差的五十元手术
费， 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卖公粮
……作品围绕着杜保奇的三次预测，在
主干上伸展出繁茂的枝叶，人类的道德
良心被挖掘和放大，从而那种早期文学
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严苛的社会氛围，
人与人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在杜光辉
的笔下变淡，良心、道义、友善、大爱，像
一种空气， 从古老的渭北高原飘过，它
悄然挤占了人心……文章写到这里，我
不由得想起已故的著名评论家雷达的
一段话：“今天的文学正面临着一个经
典被消解和被稀释的过程，执着于经典
创作和阅读的人在减少，满足于消费性
写作和阅读的人在增加。 ”杜光辉是我
眼里那正在“减少”的一类，或许因为他
们的存在、挺立与坚守，中国当代文学
才没有颓败和委顿下去， 依然异彩纷
呈、扣人心弦，为此，我祝福光辉先生，
也祝福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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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网络
快餐”挤压下传承“含金量”很
足的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考
验我们的难题。安康地处汉江
文明核心地带， 不仅历史悠

久、风光秀丽，而且文化兼容并蓄、融贯南北，是华夏文明历史长河
中一颗璀璨的“秦巴明珠”。 近年来，安康地域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
播成效显著，然而往往局限在文化圈内，还未达到“出圈”的效果。 近
日，一次由“纠错”引起的文化传播热潮或许能使大家得到一些启
发。

近日，安康作家李焕龙为民俗风情歌舞剧《水色白河》撰写了一
篇题为《唱活了这方山水的人文风情》的剧评，在微信公众号刊发后
阅读者较少，后来，有眼尖的网友指出“该文错误较多”，作者再次谨
慎检查，仍未发现问题。 怎么办？ 长期从事公共文化传播的李焕龙想
到把问题抛给大众，于是乎就在朋友圈发起了“有奖纠错”活动。 仅
仅过去 24 小时，就有百余网友汇集了一百一十多处“错误”。 最终，
在 3 位安康学院语言专家的评审下，确定了三处欠准确之处，纠错
者也如约领到了奖品。

“此活动仅在我个人朋友圈进行，目的也很简单———利用大众
猎奇心理进一步推介《水色白河》，同时唤起大家对母语的尊重。 ”面
对笔者的疑问，李焕龙如此作答。 “纠错”变成文化传播课，李焕龙评
《水色白河》有奖纠错活动引发围观的现象值得思考、借鉴。

曾几何时有人感慨：“相比英语，我们更担心国人的中文水平。 ”
的确，在全民疯狂学英语的时代，母语的未来着实令人担忧。 近年
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增强，不仅国人重拾对汉语的信心，而且国
际上也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 就“纠错事件”本身而言，李焕龙算得
上安康创作水平较为突出的作家， 大家仍能在其文章中找出瑕疵，
充分说明读者不仅有纠错的热情，而且有较高的语言水平。 抛开猎
奇因素，我想参与者对母语的热爱也是他们站出来的动因。

优秀本土文化传播如何吸引受众？ 从大众视角来看，经济社会
飞速发展，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对传统文化理性认识的回归尚
需时日。 加之娱乐至上消费主义的影响，削弱了人们对文化的认同
感和感悟力。 从传播者的视角来说，在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还应该
深入到群众中去，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互动，打破“曲高和寡”的
状态。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谁变？ 主动权和优势资源掌握在传
播者一方。 因此，传播者必须破除我执，在“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慢慢引导受众提升认同感和接受能力，不

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同样以本次“纠错”为例，李焕龙辛苦撰写并且通过新媒体平台

推送的文章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是文章质量不行吗？ 我看未必。 答案
是：没有引起大众的兴趣，不合他们的胃口。 为什么李焕龙凭一己之
力祭出有奖纠错后，能引来一千七百多人“吃瓜”？ 这便是策略，经济
学称之为营销手段。 李焕龙出色地完成了读者和作者的互动，成功
吸引了围观群众的注意力和探究兴趣，形成各方共同二次创作的局
面。 他传播了自己想要传播的信息，看过其文章的人除了查找错别
字和病句外，或许也想去看看音乐剧《水色白河》。 互动促成了双赢！

毋庸置疑，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但在文化传播方面，
并非简单地与互联网对接就一劳永逸了，关键在于传播者要用互联
网思维与大众进行互动。 须知，传播者也是受众，受众也是传播者。
文化传播需要载体创新，更需要思维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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